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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
星
期
我
在
此
欄
撰
寫
參
觀
油
麻
地
戲
院
的
情

況
，
並
且
提
及
欣
賞
了
一
個
很
有
新
鮮
感
的
音
樂

會
。
到
底
那
是
一
個
怎
樣
的
音
樂
會
會
令
我
覺
得

有
新
鮮
感
呢
？
我
欣
賞
的
是
一
個
名
叫
︽
歌
壇
粵

韻
︾
的
音
樂
會
，
是
一
個
包
括
演
奏
中
樂
、
西

樂
、
演
唱
和
解
說
的
演
出
。

讀
者
可
能
對
我
以﹁
新
鮮﹂
來
形
容
此
音
樂
會
大

惑
不
解
。
不
是
所
有
音
樂
會
都
是
由
前
三
個
元
素
組
成

的
嗎
？
香
港
每
個
星
期
舉
行
的
音
樂
會
不
知
凡
幾
，
到

底
有
何
新
鮮
之
處
？
對
我
來
說
，
它
的
新
鮮
之
處
在
於

它
是
一
個
專
門
演
奏
上
世
紀
三
十
至
六
十
年
代
在
香
港

茶
樓
、
酒
館
等
地
方
所
設
的
歌
壇
的
音
樂
。
換
句
話

說
，
在
這
個
音
樂
會
上
演
奏
的
音
樂
，
都
是
一
些
香
港

近
年
已
經
甚
少
聽
到
的
歌
曲
，
但
卻
是
我
們
在
小
時
候

經
常
可
以
在
粵
語
長
片
中
聽
到
的
樂
曲
。

我
從
場
刊
中
看
到
十
多
廿
首
歌
曲
的
名
字
，
我
以

為
我
除
了
︽
檳
城
豔
︾
、
︽
步
步
高
︾
、
︽
夜
來

香
︾
、
︽
秋
水
伊
人
︾
、
︽
花
好
月
圓
︾
等
之
外
，
我

大
都
不
認
識
。
怎
知
每
當
音
樂
一
奏
起
，
傳
來
的
都
是

耳
熟
能
詳
的
樂
曲
，
只
不
過
我
不
知
道
它
們
的
名
字
而

已
。
例
如
：
︽
銀
塘
吐
豔
︾
，
原
來
是
芳
豔
芬
的﹁
荷

花
香
，
新
月
上﹂
。
不
說
不
知
，
原
來
此
曲
還
是
唐
滌

生
為
電
影
︽
紅
菱
血
︾
作
詞
的
插
曲
哩
！
︽
天
上
人
間
︾
的
名
字

很
有
仙
氣
吧
？
原
來
竟
然
被﹁
惡
搞﹂
成
︽
條
街
黑m

im
ung

︾

︵
條
街
黑
到
鬼
都
怕
咯
︶
。
︽
花
間
蝶
︾
的
名
字
富
詩
意
吧
？
我

們
認
識
它
相
信
是
來
自
鄭
君
綿
二
度
創
作
的
︽
明
星
之
歌
︾
，
即

﹁
鄭
︱
︱
君
︱
︱
綿﹂
，
然
後
下
接
數
十
名
影
伶
紅
星
名
字
的

歌
曲
。
︽
青
梅
竹
馬
︾
的
名
字
聽
起
來
很
天
真
純
潔
，
原
來
竟
然

是
︽
光
棍
姻
緣
︾
︵
即﹁
擔
返
口
大
雪
茄﹂
︶
的
原
曲
！
每
首
歌

曲
都
給
予
我
喜
出
望
外
的
驚
喜
。
沒
想
到
聽
一
個
懷
舊
歌
曲
的
音

樂
會
，
竟
然
會
有
新
鮮
感
，
此
乃
此
音
樂
會
的
弔
詭
之
一
。

音
樂
會
的
另
一
個
弔
詭
則
是
所
有
西
樂
樂
器
均
由
一
班
年
長

的
西
樂
演
奏
家
演
奏
，
反
而
傳
統
的
中
樂
樂
器
竟
是
由
數
名
年
輕

小
姐
演
奏
！
完
全
顛
覆
了
一
般
人
對
中
、
西
樂
器
的
固
有
形
象
。

我
非
常
欣
賞
這
種
做
法
。
一
來
台
上
兩
批
演
奏
家
的
組
合
教
人
驚

喜
；
二
來
由
一
班
資
深
的
音
樂
家
帶

數
名
資
歷
較
淺
的
後
學
一

起
演
出
，
很
有
承
傳
的
象
徵
意
義
。

廣
東
歌
壇
曾
在
香
港
上
世
紀
有
過
光
輝
的
時
刻
，
其
歌
曲
日

漸
凋
零
是
一
件
非
常
可
惜
且
令
人
痛
心
的
事
情
。
難
得
有
一
班
有

心
人
願
意
將
這
些
歌
曲
繼
續
演
奏
，
保
存
下
來
，
是
很
值
得
我
們

支
持
的
。
我
看

台
下
的
觀
眾
都
十
分
珍
惜
是
次
可
以
再
聽
這
些

歌
曲
的
機
會
，
希
望
政
府
能
夠
繼
續
支
持
這
類
樂
曲
的
演
出
之

餘
，
也
能
撥
出
資
源
讓
有
心
人
研
究
、
保
存
和
發
揚
這
些
屬
於
廣

東
人
的
樂
曲
。

《歌壇粵韻》的驚喜

又
要
去
北
京
了
，
表
弟
發
來
一
篇
北
京
家
常
味

兒
，
介
紹
藏
在
胡
同
裡
北
京
普
通
老
百
姓
的
地
道
吃

食
，
北
京
電
視
台
每
晚
九
點
後
有
一
個
專
門
介
紹
北

京
味
的
追
蹤
飲
食
節
目
，
可
惜
香
港
看
不
到
。
表
弟

介
紹
的
有
幾
樣
頗
具
代
表
性
。

現
在
幾
乎
每
家
館
子
都
有
魚
頭
泡
餅
，
其
實
這
不
是
北

京
味
，
有
一
回
請
兩
個
香
港
青
年
去
一
家
魚
頭
泡
餅
專
賣

店
去
吃
，
兩
人
吃
得
高
興
極
了
，
香
港
人
愛
吃
魚
，
這
種

做
法
如
果
傳
來
，
一
定
廣
受
喜
愛
。
魚
頭
泡
餅
是
東
北

菜
，
東
北
大
江
大
河
裡
養
育
的
一
條
重
幾
十
公
斤
的
大

魚
，
肥
大
的
魚
頭
就
佔
三
分
一
，
放
在
東
北
大
柴
鍋
裡
，

架
上
硬
柴
，
加
入
東
北
大
醬
，
燉
出
的
魚
湯
濃
厚
黏
稠
，

黑
土
地
的
小
麥
粉
做
餅
，
新
烙
的
餅
帶

焦
香
麵
香
，
和

魚
汁
配
在
一
起
真
是
好
吃
，
但
這
一
道
不
是
北
京
菜
。

﹁
蒜
泥
肘
子﹂
端
上
來
是
一
盆
小
山
，
肘
子
做
得
軟

爛
，
入
口
即
化
，
尤
其
是
又
軟
又
Q
又
入
味
的
肘
子
皮
，

夾
上
香
酥
的
馬
蹄
燒
餅
，
一
咬
一
口
肉
汁
。
北
京
燉
肘
子

少
加
糖
，
吃
不
出
甜
味
，
但
佐
料
多
，
小
茴
香
、
白
芷
、
豆
蔻
、
桂

皮
十
多
樣
一
樣
不
能
少
，
九
蒸
九
燉
，
火
候
足
味
才
濃
。

﹁
烤
肉
劉﹂
值
得
一
去
。
烤
肉
是
關
外
滿
族
帶
入
京
城
的
，
清
代

是
外
族
入
侵
，
統
治
四
百
多
年
，
北
京
一
直
是
都
城
，
所
謂
老
北
京

味
就
是
滿
族
味
，
像
乳
酪
、
酸
奶
、
豌
豆
黃
都
是
地
道
滿
族
食
品
。

什
剎
海
的﹁
烤
肉
宛﹂
成
為
旅
遊
餐
館
後
，
規
格
價
位
高
，
也
不
再

時
興
食
客
一
隻
腳
踩
在
板
凳
上
，
捲
起
袖
子
，
舞
動
二
尺
長
筷
子
，

圍

火
紅
的
烤
肉
灸
子
，
邊
烤
邊
吃
的
豪
氣
；
吃

廚
師
代
烤
的
半

溫
不
熱
的
肉
片
，
毫
無
吃
烤
肉
的
感
覺
。
這
家
位
於
北
京
南
城
，
店

面
不
大
的﹁
烤
肉
劉﹂
，
店
主
是
個
大
鬍
子
老
者
，
據
說
是
原
來
一

家
有
名
烤
肉
店
的
退
休
廚
師
。
肉
量
大
，
肉
質
好
，
牛
羊
肉
切
得

薄
，
紅
白
相
間
，
連
配
菜
都
是
講
究
的
，
山
東
葱
、
順
義
香
菜
、
金

針
菇
，
雖
多
了
些
本
不
該
烤
的﹁
異
類﹂
菜
，
但
氣
場
不
錯
，
自
家

釀
的
啤
酒
放
在
大
罐
裡
，
酸
梅
湯
也
是
自
家
熬
製
，
小
小
的
店
子
人

多
煙
也
大
，
吃
起
來
夠
豪
橫
，
有
老
北
京
味
兒
！

涮
肉
、
滷
煮
、
焦
溜
丸
子
、
醋
溜
木
須
都
是
老
北
京
味
，
近
日
去

香
港
一
家
北
方
館
子
，
見
有
一
道
菜
叫﹁
炒
木
須
蛋﹂
，
不
禁
失

笑
。
木
須
本
應
是
木
樨
，
因
筆
劃
稠
密
，
以
木
須
代
替
，
桂
花
稱
木

樨
，
雞
蛋
黃
白
混
合
，
色
如
桂
花
，
所
以
攪
碎
的
雞
蛋
叫
木
樨
。

北
京
菜
每
家
都
一
樣
，
又
都
不
一
樣
，
文
中
提
到
的
幾
家
必
是
經

受
過
老
北
京
人
考
驗
，
稱
得
上
一
絕
。
值
得
一
提
的
是
德
三
元
清
真

館
的﹁
糖
油
餅﹂
，
這
是
老
北
京
人
走
到
哪
兒
都
惦
記
的
早
餐
。
糖

油
餅
是
在
油
餅
上
加
一
層
用
紅
糖
攪
合
的
麵
，
放
入
油
鍋
一
炸
，
表

層
呈
咖
啡
色
，
吃
起
來
又
香
又
脆
既
鹹
又
甜
，
只
有
北
京
獨
有
此

味
。

胡同裡的味道

︽
琅
琊
榜
︾
正
在
熱
播
。﹁
琅
琊﹂
究
竟
是
什
麼
意
思
，

怎
樣
讀
音
？
琅
就
是
金
玉
撞
擊
發
出
的
清
脆
的
聲
音
，
讀
書

聲
可
以
稱
為
琅
琅
讀
書
聲
。
琊
與
玡
相
通
，
是
同
一
個
字
，

意
思
是
好
像
美
玉
一
樣
的
骨
。
古
代
的
貴
族
把
美
玉
佩
在
腰

帶
上
，
互
相
撞
擊
，
發
出
了
美
妙
的
聲
音
，
以
示
非
同
凡

響
。
廣
東
話
可
以
讀﹁
朗
牙﹂
或
者﹁
朗
耶﹂
。﹁
琅
琊﹂
究
竟

在
什
麼
地
方
？
其
實
，
中
國
有
兩
個
琅
琊
山
。
一
個
在
山
東
青
島

附
近
，
主
要
指
今
山
東
東
南
沿
海
地
區
。
不
過
，
山
東
琅
琊
地
名

很
不
簡
單
。

周
代
初
期
，
姜
太
公
封
齊
時
作
八
神
，
其
中
四
時
主
祠
就
立
在

琅
琊
山
上
。
西
周
建
立
於
西
元
前
一
零
四
六
年
，
距
今
已
經
三
千

多
年
了
。
第
二
個
不
簡
單
，
琅
琊
地
名
非
常
多
，
不
單
有
琅
琊

山
，
還
有
琅
琊
台
、
琅
琊
邑
、
琅
琊
縣
、
琅
琊
郡
、
琅
琊
國
、
琅

琊
道
等
。
琅
琊
台
在
︽
史
記
︾
中
稱
觀
台
，
明
顯
就
是
對
天
文
台

的
別
稱
。
其
起
源
跟
那
位
臥
薪
嘗
膽
的
越
王
勾
踐
有
關
，
史
載
勾

踐
為
了
爭
霸
，
遷
都
到
琅
琊
，﹁
立
觀
台
以
望
東
海﹂
。
後
來
秦

始
皇
在
琅
琊
山
上
築
琅
琊
台
，
據
說
先
後
有
秦
皇
漢
武
等
九
位
帝

皇
駕
臨
此
台
，
展
示
皇
帝
的
赫
赫
功
勳
。
琅
琊
邑
乃
春
秋
時
齊
國

所
置
，
秦
朝
又
設
了
琅
琊
縣
，
同
時
為
琅
琊
郡
的
治
所
。
琅
琊

縣
、
琅
琊
郡
直
到
唐
代
才
消
失
。
東
晉
時
還
出
現
過
僑
置
南
琅
琊

郡
，
所
謂
僑
置
是
古
代
在
戰
爭
狀
態
下
，
政
府
對
淪
陷
地
區
遷
出

的
移
民
進
行
異
地
安
置
，
為
其
重
建
州
郡
縣
，
仍
用
其
舊
名
的
行
政
管
理
制

度
。
琅
琊
國
出
現
在
西
漢
初
年
，
是
漢
朝
的
同
姓
諸
侯
國
。
兩
漢
、
兩
晉
都

有
琅
琊
國
，
晉
朝
的
琅
琊
國
尤
其
著
名
，
不
單
出
了
八
王
之
亂
的
趙
王
司
馬

倫(

始
封
琅
琊
王)

，
還
出
了
包
括
東
晉
建
立
者
晉
元
帝
司
馬
睿
在
內
的
五
位

皇
帝
，
劉
禹
錫
詩
裡
提
到
的
王
家
就
是
琅
琊
王
氏
，
這
個
家
族
幾
乎
主
導
了

東
晉
到
南
朝
的
歷
史
，
名
人
有
王
祥
、
王
戎
、
王
導
、
王
敦
、
王
羲
之
、
王

獻
之
等
。
琅
琊
顏
氏
是
孔
子
弟
子
顏
回
後
人
，
琅
琊
諸
葛
氏
則
出
現
了
諸
葛

亮
、
諸
葛
瑾
、
諸
葛
誕
、
諸
葛
恪
這
些
名
震
三
國
的﹁
牛
人﹂
。
晉
朝
的

王
、
司
馬
兩
姓
都
是
名
門
望
族
，
他
們
擁
有
強
大
的
勢
力
和
眾
多
的
武
裝
部

隊
，
隨
時
左
右
大
局
。

第
二
個
琅
琊
，
位
於
安
徽
省
滁
州
市
郊
區
的
琅
琊
山
，
確
實
是
目
前
最
有

名
、
多
數
人
公
認
的
琅
琊
山
，
而
且
離
蕭
梁
王
朝
的
都
城
金
陵
︵
今
南
京
︶

倒
也
不
遠
。

西
方
有
︽
基
度
山
恩
仇
記
︾
，
提
及
貴
族
復
仇
的
故
事
。
︽
琅
琊
榜
︾
則

是
東
方
皇
族
的
復
仇
故
事
。
在
南
北
朝
時
期
，
做
皇
帝
不
容
易
，
這
是
一
個

禮
崩
樂
壞
，
豪
族
以
下
犯
上
，
不
斷
發
兵
奪
權
的
時
代
，
做
皇
帝
是
高
危
職

業
。
不
少
大
臣
玩
弄
陰
謀
詭
計
，
瞬
息
之
間
，
皇
帝
人
頭
落
地
，
權
位
都
沒

有
了
。
你
殺
我
，
我
殺
你
。
這
是
一
個
貫
徹
森
林
法
則
、
弱
肉
強
食
的
年

代
。
公
元
二
二
零
年
曹
丕
奪
取
東
漢
漢
獻
帝
的
帝
位
，
建
立
魏
朝
︵
曹
魏
︶

開
始
，
到
五
八
九
年
隋
朝
建
立
，
這
三
百
六
十
九
年
間
，
腥
風
血
雨
，
是
陰

謀
詭
計
、
不
公
不
義
，
人
民
生
靈
塗
炭
的
黑
暗
年
代
。

琅琊在什麼地方﹖

各
朝
各
代
，
衣
飾
妝
容
各
有
特
色
，
是
中
國
有
別
於
其
他
文

明
古
國
至
明
顯
的
差
異
。

不
過
，
去
到
上
世
紀
六
十
年
代
，
最
後
一
批
在
香
港
、
堅
持

穿

旗
袍
上
課
的
老
師
隨
大
勢
所
趨
，
放
棄
傳
統
斯
文
衣

，

隨
倫
敦
興
起
阿
哥
哥
、
迷
你
裙
、
披
頭
四
樂
隊
轉
化
跟

世
界

時
裝
潮
流
尾
巴
一
走
五
十
年
，
已
沒
可
能
回
頭
，
唯
一
叫
人
安
慰
，
香

港
可
能
是
普
世
唯
一
仍
有
學
校
堅
持
學
生
穿

旗
袍
上
學
的
地
區
。

適
逢
上
世
紀
六
十
年
代
中
期
神
州
大
地﹁
文
革﹂
開
始
，
全
民
藍
螞

蟻
，
十
年
之
後
，
幾
乎
一
切
傳
統
衣

被
革
掉
，
就
是
時
裝
隨
內
地
經

濟
起
飛
而
興
起
的
公
元
二
千
年
之
後
，
不
少
時
裝
人
、
普
羅
國
民
意
欲

尋
回
舊
時
衣

傳
統
，
雖
吃
力
卻
乏
力
，
始
終
斷
層
！

台
灣
衣

隨
國
民
政
府
遷
台
而
努
力
將
旗
袍
定
性
為
民
族
服
裝
，
然

而
原
來
的
閩
南
人
、
客
家
人
被
日
本
文
化
殖
民
影
響
五
十
年
，
受
過
中

等
以
上
教
育
者
如
非
深
入
陶
醉
於
和
式
生
活
細
節
與
和
服
，
便
是
依
戀

電
影
︽
桂
花
巷
︾
裡
面
的
清
末
城
鄉
衣

風
格
，
雖
則
不
同
亦
也
是
中

華
服
裝
一
系
，
已
漸
行
漸
遠
。

純
個
人
觀
點
與
角
度
，
中
國
時
裝
去
到
上
世
紀
三
十
年
代
，
至
為
精

緻
，
既
免
除
清
朝
並
古
代
服
裝
之
層
層
疊
疊
，
也
吸
收
歐
洲
二
三
十
年

代
建
築
風
格A

rtD
eco

風
格
，
現
代
舞
之
母
伊
莎
朵
拉
鄧
肯
開
放
色

彩
，
巴
黎
一
眾
新
派
時
裝
設
計
師
，
例
如
：Lanvin

、C
hanel

等
等
影

響
，
又
未
放
棄
穿

中
國
傳
統
服
裝
，
尤
其
在
簡
約
定
位
，
中
西
結
合

去
到
最
高
境
界
。

藉
本
文
向
剛
剛
離
世
的
中
國
文
學
瑰
寶
，
楊
絳
老
師
致
敬
，
用
上
一

張
她
與﹁
我
們
仨﹂
其
中
一
員
，
丈
夫
錢
鍾
書
先
生
於
一
九
三
八
年
歐

洲
遊
學
期
間
，
拍
攝
自
巴
黎
盧
森
堡
公
園
的
照
片
，
既
向
偉
大
文
學
明

珠
致
敬
，
也
藉
此
點
出
上
世
紀
二
三
四
十
年
代
中
國
時
裝
匯
聚
當
時
西

方
服
裝
明
快
線
條
，
配
合
中
國
服
裝
斯
文
氣
質
，
絲
綢
質
料
飄
逸
，
中

西
合
璧
適
合
中
國
人
嬌
小
玲
瓏
，
高
頭
大
馬
西
方
人
穿
來
好
看
也
無
傷

大
雅
，
肯
定
穿
出
風
采
。

中
國
，
時
裝
古
國
在
現
代
的
延
續
，
不
應
完
全
加
入
西
方
製
作
模
式
與
流
行
元

素
，
製
作
出
適
合
中
國
人
身
形
氣
質
的
時
裝
，
又
是
明
眼
者
即
見
如
假
包
換
的
中

國
衣
服
，
讓
世
界
人
穿
上
，
感
覺
舒
服
、
順
眼
、
潮
流
！

中國，時裝古國（之二）

所
謂
心
有
靈
犀
，
說
的
其
實
是

兩
個
心
愛
的
人
，
或
是
兩
個
好
朋

友
，
心
裡
面
在
幾
乎
同
一
時
間

內
，
想

同
一
件
事
情
而
已
。

當
年
我
替
武
俠
小
說
作
家
古
龍

代
筆
時
，
在
︽
陸
小
鳳
之
鳳
舞
九
天
︾

中
寫
過
這
樣
的
話
：﹁
時
間
，
是
一
種

很
奇
怪
的
東
西
。
對
於
勤
奮
的
人
來

說
，
時
間
總
是
如
箭
般
飛
逝
，
總
是
不

夠
用
。
對
於
懶
散
的
人
來
說
，
時
間
總

是
如
蝸
牛
般
慢
行
，
總
是
太
長
。
歡
樂

的
人
希
望
時
光
能
停
住
，
寂
寞
的
人
希

望
時
光
能
夠
快
快
流
逝
。
在
同
樣
的
時

間
裡
，
有
人
生
，
有
人
死
，
有
人
快

樂
，
有
人
憂
愁
。
想
到
這
些﹃
時
間﹄

的
問
題
，
陸
小
鳳
興
起
一
個
念
頭
︱
︱

這
一
刻
，
沙
曼
在
想
什
麼
？﹂

陸
小
鳳
在
想

他
愛

的
沙
曼
時
，

自
然
禁
不
住
想
，
沙
曼
也
在
想
自
己

嗎
？
這
是
情
人
之
間
常
常
想
到
的
問

題
。
我
記
得
我
讀
大
四
的
時
候
，
有
個

女
朋
友
在
美
國
讀
研
究
所
，
那
時
我
就

想
，
當
我
想
念
她
的
時
候
，
她
也
在
想

念

我
嗎
？
現
在
我
知
道
當
年
的
傻
勁

了
，
因
為
時
差
，
我
想
念
她
的
時
候
，

她
也
許
在
睡
覺
呢
。
同
樣
，
她
如
果
在

想
念
我
的
時
候
，
我
更
有
可
能
正
在
呼

呼
大
睡
，
而
且
夢
到
的
可
能
也
不
是
她
。
就
算
當

時
心
有
靈
犀
，
真
的
互
相
思
念

對
方
，
也
不
可

能
知
道
實
情
，
因
為
那
是
要
打
個
長
途
電
話
也
很

困
難
的
時
代
，
哪
像
如
今
，
如
果
互
相
思
念

，

拿
起
手
機
就
立
即
知
道
是
否
心
有
靈
犀
了
。

在
二
十
一
世
紀
，
想
知
道
對
方
在
想
什
麼
，
真

是
容
易
不
過
的
事
，
傳
個
短
訊
，
打
個
手
提
，
就

有
答
案
。
但
在
古
代
，
卻
是
不
可
能
的
事
，
更
有

可
能
永
遠
都
不
知
道
對
方
在
想
什
麼
。
因
為
兩
地

相
隔
，
不
能
短
時
間
內
互
通
音
訊
，
就
有
可
能
永

不
能
再
見
。

不
過
，
深
入
一
點
去
想
，
那
個
時
代
的
思
念
，

是
多
麼
綿
長
，
多
麼
深
厚
。
如
今
的
思
念
，
拿
起

手
機
就
可
以
一
了
百
了
，
要
談
深
厚
綿
長
的
感

情
，
相
信
是
比
不
上
古
代
的
。
所
以
，
想
知
道
對

方
在
想
什
麼
？
打
個
手
機
好
，
還
是
不
打
好
？

對方在想什麼？

進入農曆立夏後，青蠶豆便開始進入尋常百姓
的餐桌，成為一道時令菜。在我們蘇北里下河地
區，最早4月底蠶豆便開始上市了，雖然這趕早
上市的蠶豆價錢高，但人們為了嘗新還是爭相購
買。
立夏以後，天氣漸漸熱起來，青蠶豆普遍成
熟，大量湧入市場，價格也隨之降落，這時幾乎
家家戶戶都吃青蠶豆，成為尋常百姓家餐桌上的
一道燦爛風景。蠶豆之所以稱謂蠶豆，說法不
一，大多數老農說因其豆莢狀如老蠶，並且是在
養蠶季節長成，因而得名。蠶豆，在其他地方也
叫胡豆、羅漢豆、倭豆、佛豆等。蠶豆含有大量
的蛋白質，且不含膽固醇，氨基酸種類齊全，維
生素含量也很豐富，具有益氣健脾增強記憶力等
食療功能。難怪深受百姓青睞。據《太平御覽》
記載，蠶豆是張騫出使西域時帶回的豆種。中國
本不產蠶豆，蠶豆起源於亞洲西南和非洲北部，
現存最早發現是現在巴勒斯坦的傑利科古城，裡
面發現了六千年前的蠶豆殘存物。蠶豆在王禎的
《農書》上有「百糓之中最為先登之物，蒸煮皆
可食，代飯充飢」之說。蠶豆入口軟酥，沙中帶
糯，柔膩適宜，美味可口。無論當小菜吃，還是
當「閒食」吃，抑或當飯吃，味道都很爽。歷來
文人墨客對蠶豆也是青睞有加，宋代詩人楊萬里
曾在《蠶豆》詩中讚之：「翠莢中排淺碧珠，甘
欺崖蜜軟欺酥」。清代詩人陳奎勳在《嘗陳豆》
中亦云：「蠶眠非我土，豆莢忽嘗新。」清代大

文人袁枚在《隨園食單》裡更是說過：「新蠶豆
之嫩者，以醃芥菜炒之甚妙。隨採隨食方佳。」
這些都是寫的立夏後上市的青蠶豆。
鮮蠶豆吃法多種多樣，不一而論，而最傳統的

吃法就是爆炒青豆和豆瓣湯。筆者家鄉的蠶豆個
大飽滿，色綠皮薄，肉香鮮嫩，形扁圓，大如拇
指，豆身中間略呈凹陷，形似牛腳，家鄉人就索
性叫它「牛腳扁」。每當蠶豆上市時，家鄉人都
買來「牛腳扁」剝去豆莢，在開水裡滾煮兩分
鐘，撈出、瀝乾；炒鍋燒熱放油，放些香葱段炸
一下，然後倒入蠶豆粒翻炒至豆皮起皺為止，加
一些精鹽翻炒；最後加少許水燜煮幾分鐘，水未
完全收乾即可起鍋。清炒蠶豆，翠綠碧嫩，洋溢
着鄉野氣息，口感十分鮮香，讓我們體會到了田
野的新鮮和樸實。
當鮮蠶豆一旦壯實澱粉起沙時，這時便可用它

來做美味豆瓣湯了。可先去豆莢，再去豆衣，剝
成豆瓣，加放些雪菜（或酸菜）、肉絲；將炒鍋
置旺火上，放油燒五成熱，放肉絲炸一下，再倒
入雪菜絲炒一下，繼而下蠶豆瓣炒，用鮮湯（也
可用水）燒沸，加鮮鹹味即成。這種具有海派特
色，鄉土風味的雪菜豆瓣湯，湯清豆香，滋味鮮
美，開胃爽口。還有不少人家喜歡用「牛腳扁」
豆瓣做湯下麵，湯白如乳，其味鮮美，可與魚湯
相媲美。
兒時我住在鄉下外婆家，那時的田地種植的不
是蠶豆就是棉花。在蠶豆開花時節，走在郊區的

田間小路上，滿眼的蠶豆花猶如成群的紫蝴蝶在
你面前翩翩起舞，蠶豆花又像兒童的眼睛，漆黑
的一個圓點就是天真無邪的瞳仁，在春光的照耀
下，歡快恣意地探究大自然哩。在所有的花朵
中，蠶豆花可謂別具一格。它那雪青色的蝶狀花
冠雖是常見的，但它那烏黑的花心卻是獨一無二
的。從一朵朵在春風中飄舞的蠶豆花間，我彷彿
感受到鄉村女孩那種質樸的情懷，彷彿聽到花叢
裡傳來鄉村女孩銀鈴般的笑聲。
到了青蠶豆成熟時節，我們這些娃們每天在完

成大人交給的剝蠶豆任務後，就自己幹點兒私
活，找一根約二尺長的棉線，然後選擇大蠶豆，
把它們一顆顆穿在線上，穿滿後打個結，就做成
了一根好看的蠶豆項鏈，然後放入鍋中煮熟，掛
在脖子上走到哪便把熟蠶豆特有的清香帶到哪，
不時扯下一粒豆子放入嘴中咀嚼着、品味着，似
乎在咀嚼品味着童年的生活。
那時農民種植的蠶豆比較多，不可能都吃青蠶

豆，大部分蠶豆還是讓它長老後變成乾蠶豆。乾
蠶豆的食用方法也很多，可浸泡後剝成豆瓣燒
湯，味道鮮美。可水泡製成蠶豆芽，其味更鮮
美。也可加工成豆沙，製作糕點。還可以發酵製
成醬油、豆瓣醬、甜醬等。外婆這裡的村民更喜
歡將乾蠶豆製作粉絲。先將蠶豆製成澱粉，按每
10公斤蠶豆加水15公斤的比例，進行浸泡。等到
浸泡水被蠶豆基本吸乾，用清水洗去蠶豆中的泥
沙、雜質，再用石磨磨碎（現在用電磨了）。磨
好的蠶豆漿，用80目篩子進行過濾，除去豆渣
及水分，製成澱粉。而後將澱粉分成一個個小粉
團，用手使勁揉和成熟，用大鍋盛上清水，以旺
火燒開，使鍋中的水溫始終保持在98℃左右，漏
粉篩吊在鍋子正中間上方，把捏好的粉團陸續放

在漏粉篩內，粉團通過篩孔拉成細長而不透明的
生粉絲，落入鍋內的開水中，成為熟粉絲，再用
冷水降溫後，撈起來掛在竹竿或鐵絲上曬乾，就
成了蠶豆粉絲了。蠶豆粉絲潔白光潤，細糯滑
口，韌性十足，不但農村人愛吃，城裡人更愛
吃。因為這蠶豆粉絲不僅是綠色保健食品，更是
糖尿病、高血壓和腎虛體弱者理想的健康食品。
然我們這些娃們最喜歡吃的還是爆炒乾蠶豆，

主要是由於它的口感好，特別香。用大鍋炒，炒
時油鹽什麼都不加，只需猛炒；炒出來的蠶豆，
紅紅的、黑黑的、鼓鼓的、特別硬。蠶豆因硬而
響，愈硬愈響。閉着嘴吃，聲如悶雷；張着嘴
咬，清脆悅耳。有時，我們幾個娃們聚在一起比
吃炒蠶豆的響聲，噼哩啪啦，此起彼伏，甚是有
趣。香是炒蠶豆最大的特點，它的香不是指氣味
而是指味道，不嚼不香，愈嚼愈香。口嚼蠶豆，
耳聽響聲，品着香味，是兒時最快樂的事，現在
想起來還回味無窮呢。
宋朝詩人舒岳祥在《小酌送春》裡說：「春風
元逐土牛來，欲去金錢買不回。莫道鶯花拋白
髮，且將蠶豆伴青梅。」在這春風拂面的時節，
讓我們都來品嚐風味無窮的蠶豆吧。

蠶豆飄香

百
家
廊

王
大
慶

曾
幾
何
時
，
我
們
歌
頌
胸
襟
與
氣

魄
，
並
且
藉
文
學
、
電
影
、
繪
畫
等

文
藝
作
品
，
欣
賞
此
等
人
類
特
有
的

素
質
。

我
們
見
過
大
樂
隊
、
大
舞
台
，
甚

至
希
臘
圓
形
廣
場
，
氣
勢
磅
礡
。
我
們

稱
呼
女
歌
手
為
歌
后
︵D

iva

︶
，
有
過

導
演
大
師
如
黑
澤
明
、
希
治
閣
、
杜
魯

福
、
高
達
、
安
東
尼
奧
尼
、
費
里
尼
。

我
們
並
不
懼
怕
長
篇
小
說
，
炎
熱
的
夏

天
唸
杜
斯
妥
也
夫
斯
基
的
︽
罪
與

罰
︾
。
我
們
知
道
︽
齊
瓦
哥
醫
生
︾
如

何
盪
氣
迴
腸
。

如
今
，
我
們
對
氣
魄
愈
來
愈
感
到
陌

生
，
且
不
再
重
要
和
需
要
，
留
給
那
些
在

政
治
舞
台
上
你
爭
我
奪
的
人
好
了
。

人
們
樂
於
做
低
頭
一
族
，
玩
手
機
於
掌
上
，
跟
人

臉
書
，chitchat

，
交
換
生
活
瑣
事
與
照
片
…
…
吃

過
什
麼
，
去
了
哪
裡
，
跟
家
人
相
處
樂
趣
多
，
戀
愛

拍
拖
。
沒
有
人
說
這
不
是
幸
福
，
只
是
大
家
都
覺
得

從
前
之
所
謂
偉
大
、
風
起
雲
湧
、
風
雲
人
物
、
壯

美
、
崇
高
都
是
現
代
主
義
時
期
之
事
，
俱
往
矣
。

於
是
，
近
年
香
港
沒
有
出
版
過
幾
部
長
篇
小
說
，

舞
台
上
難
得
一
見
演
出
一
絲
不
苟
的
人
。
我
們
不
大

思
索
什
麼
終
極
問
題
，
分
享
的
都
是
旅
遊
心
得
、
食

譜
、
淘
寶
或
育
兒
經
。
沒
有
人
說
這
有
什
麼
不
妥
，

只
是
當
碰
上
大
氣
魄
的
美
感
經
驗
時
，
才
又
感
到
是

否
欠
缺
了
重
要
的
一
些
什
麼
。

這
晚
到
音
樂
廳
聽
浸
會
大
學
交
響
樂
團
演
奏
馬
勒

第
六
交
響
曲
，
疲
憊
的
心
靈
被
這
首
深
刻
而
澎
湃
的

樂
章
提
起
，
被
洗
滌
了
一
場
，
又
像
被
提
醒
起
生
命

可
以
怎
樣
壯
美
。
這
首
關
於
英
雄
之
死
以
及
悼
兒
之

曲
，
樂
曲
編
制
設
長
笛
、
短
笛
、
雙
簧
管
、
英
國

管
、
單
簧
管
、
巴
松
管
、
圓
號
、
小
號
、
長
號
、
大

號
、
定
音
鼓
甚
至
大
鼓
、
豎
琴
、
鋼
片
琴
、
敲
擊
樂

器
和
大
鼓
等
。
於
是
演
奏
台
上
人
才
濟
濟
，
全
情
投

入
於
馬
勒
這
著
名
於
世
的
樂
章
裡
，
聲
音
澎
湃
，
令

人
屏
息
和
動
容
。
連
氣
九
十
分
鐘
的
史
詩
式
樂
章
，

令
人
相
信
氣
魄
也
是
可
以
教
育
的
。
試
想
想
年
輕
的

心
靈
在
排
練
中
如
何
受
到
感
染
，
開
拓
情
感
的
闊
度

和
高
度
，
那
份
胸
襟
轉
到
生
活
裡
來
，
總
會
有
往
上

的
追
求
，
再
次
把
頭
舉
起
。

氣魄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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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冀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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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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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國

文潔華

翠袖翠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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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剛剛離世的中國文學國寶楊絳
先生與丈夫錢鍾書一九三八年攝
於巴黎盧森堡公園。 作者提供

■鮮蠶豆
吃法多種
多樣，最
傳統的吃
法就是爆
炒青豆和
豆瓣湯。
網上圖片


